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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有粟，西方有薯，相隔万
里。经颠沛历波折，聚北方乡土之
上，加油加料，旺火烧清水煮。上下
翻腾香气萦绕，两刻后成稠一锅，名
曰霍霍粥。

入秋后，母亲就会给全家人熬
一顿又一顿小米和土豆混在一起
的霍霍粥。谷子产量低，小米很金
贵。而挖土豆时，垄沟垄台上则到
处都是大大小小、白白胖胖的土
豆，不一会儿就装满一麻袋。故熬
粥时，自然是多搁土豆少放小米。

母亲熬出的霍霍粥香气扑鼻，
切土豆也能切出一种工艺来。或
块或条，大小一致，与小米在一起
翻江倒海在锅里煮，炊一灶艰辛烟
火，炼一缕苦日子的甜。煤油灯
下，一碗碗霍霍粥总能把全家人拢
在一块儿。生活寡淡，却也能吃出
个美食大餐的味道。土豆虽然家
家有，却分“文吃”和“武吃”。文吃
一般都在土豆刚下来时，有节制地
挖几个回家做菜吃；武吃主要在集
中挖土豆时，除了放开量炖炒，还
可以烀着吃。土豆挖回家，吃法就
从文变成了武，吃剩下的喂猪去
了。反正，人不能挨饿，猪也不能
挨饿。

为了省小米，做霍霍粥时就多
放土豆。母亲说，吃不穷穿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那些没被刨坏、
个大且周正的土豆，母亲绝舍不得
做粥。做粥的，多是歪裂脱皮的。
母亲熬霍霍粥，绝不浪费，更无挥
霍可言，“霍霍”只是那粥的名。

自家的土豆挖了好几麻袋，似乎够平常吃的了。可母亲
想，米缸不满，再多的土豆做霍霍粥也不夸堆儿。秋风刮了
起来，天冷落了大地。母亲扛起工具领着几个孩子走出家
门，走向早已萧条的田。

耐不住辛苦的一些人家，就省去了遛土豆的劳作，翻出
来的土豆被收回去了，没翻出来的还埋在土里。母亲一下一
下刨着地，汗水顺着她俊秀的面颊簌簌流淌。她在前面遛，
我们几个跟在身后捡。

秋风把不远处杨树趟子里的树叶都吹了过来，一枚一
枚，金黄金黄的。遛出来的土豆装了一筐又一筐，那条麻袋
都快装满了。风吹乱了杨树叶儿，也吹乱了母亲的头发。母
亲那艰辛的脸上，时不时泛出收获的喜悦。

遛土豆，遛的不仅是辛劳，还能遛出一个人的品行。李
老怪从不遛土豆，自家的土豆早在十多天前就起完了，宁可
让那些埋在地里的土豆烂掉，也不让别人来遛。

见我们在他家地里遛出这么多的土豆，李老怪顿时眼红
起来。他站在我们面前，早没了平素里的善相，耷拉着一张
脸，说什么老天爷还没给他腾出遛土豆的工夫，却让外人抢
先把土豆遛没了。我气不过，和他讲理，母亲却拦住，陪着笑
说：“大叔，你别生气，遛出这袋土豆我们不要了，都还给你。”

李老怪阴着的脸霎时开了花儿：“嘿嘿，这咋好意思呢，
这咋好意思呢。”

我们刚要走，李老怪又道：“这一麻袋死沉死沉的，我咋
弄回去呀！”

母亲扭过头：“没事，一会儿让孩子他爸来帮你。”
倘若没了小米，那霍霍粥只能叫土豆粥。谷子收割后，

地里一片苍凉。村小学每年组织学生为生产队捡粮，名曰勤
工俭学，捡到的谷穗要背到场院称秤。分量由班主任、生产
队会计和学生本人分别记录。年末分红时，学生也能收获惊
喜。我的这份惊喜，都拿到供销社换了小人书。

母亲勤劳节俭，从不贪人便宜。她常说，做人要有骨头，
只要你勤快，就不会总受穷。那些年家里艰难，在母亲的操
持下，全家8口人从未挨过饿受过冻。虽说颗粒已归仓，但母
亲还是抱着一份希望。

集体捡粮后，生产队允许私人捡粮。母亲领着我们，在
谷子地里仔细寻找着踅摸着，总能捡到一篮半筐谷穗。不远
处有片谷子地刚割完，成捆成捆的谷子戳在地里还没拉走，
幼小的弟弟不知什么时候在那里偷拽谷穗。母亲见了，急忙
跑过去，扬起手就是一巴掌。

弟弟大哭起来，母亲哪儿管那个，又将弟弟篮子里所有
的谷穗倒回捆堆上。母亲余怒中又冲弟弟喊：“你这哪儿是
捡粮？分明是偷！嫌捡得慢啊？嫌慢就别在这儿给我丢人
现眼！”秋风飒飒，弟弟的哭声连同母亲的骂声传得很远很
远。

霍霍粥非名吃美食，比不上今天大江南北的养生粥保健
粥。它没有花里胡哨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品牌注册什么商
标，却在艰难的日子里管你温饱，养心养胃。它出身清贫，藏
在岁月中，也藏着朴素的道理。

我喜欢霍霍粥，喜欢霍霍粥的味道，它就像母亲的气息，
温暖而亲切。我怀念母亲，怀念祖孙三代同桌进餐的日子。
我想，只要怀念，我的霍霍粥就会香气不绝，甜美悠长。

时至黄昏，妻问晚上想吃啥？我说，简单点儿，熬几碗
粥，几碗霍霍粥。妻懵懂，我却敲打键盘道：

时至沸腾，米烂粥熟，百吃不厌。酒楼住小店藏，展颜值
示体态，属天地美味至尊，实名盛誉。浊气散尽清气上扬，还
思粗茶淡饭，常念霍霍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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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燕

燕子，在三月学会了裁剪，它灵巧的小手，常常使大地倾
斜，使白云眷恋。

春天说来就来了，燕子要在春天开个裁缝店，燕子呢喃
燕子聚在屋檐下，开始讨论春天崭新的节目单。

这时，我多想成为你们的一员，穿你们的衣裳，参与春天
的彩排，那该有多好啊！

春天的窗口

窗子，一部老式的录像机，播放旧时的光阴。
转动一年四季的爱情，我是唯一的演员和观众，带着一

丝惆怅和羞涩。
在古老而又熟稔的时光里，我转身回忆，一一辨认：
春天，一位翩翩美少年，正从榆钱树下经过，他走时，手

里还握着一支短笛。

春天的俪歌（外一章）
马亭华

出生在海滨小镇的我，曾经觉得最接近
于天空的颜色，是海天一色的蓝。但在我去
西藏待了将近一个月以后，我发现自己过去
的目光被框在了一百米左右的水平线里，无
法看见那三五千米海拔的视野之差，其实最
接近于天空的颜色远不止蓝色而已。

在进入拉萨的瞬间，首先映入眼帘的绝
对是那一抹红色，布达拉宫。它矗立在拉萨
的中心，哪怕你已渡到拉萨河的对岸，或是
走至北面的帕邦喀寺，布达拉宫的红色被距
离缩成一个越发小的红点，你还是会被它吸
引住。

这抹红辐射、渗透到整个拉萨城，无论
是融入生活烟火气里的大昭寺与小昭寺，还
是被自然包裹在山腰之间的色拉寺，红色痕
迹爬满每间寺庙，不遗漏一个边角。我站在
院落里，好像自己连带着这片地方都短暂地
远离了人间，在泛红的意识里思索、停驻片
刻。而后，又被那人间三四月的芳菲所唤
回，眼前是随风飘零的几瓣桃色。在3000
多米海拔盛放的满树花意，仿佛桃花已经
开到了天际，风一吹就直接从蓝天里落下
来一般。

西藏的野桃树带有一种肆意生长的野
生灵性，截然不同于江南水乡春天的精致秀
丽，后者花树的躯干与枝条都更为纤细，花
朵也倾向于贴近人间、泥土与河流开放。

追随着漫山遍野的桃色，我们来到了林
芝，感受到了更深的野趣。百年野桃树在南
迦巴瓦峰下，于雅鲁藏布江上怒放，形成一
幅连绵而又短暂的春日画卷。桃花开得极
密，要从桃色的缝隙里才能看清雪山与蓝天
白云相舞，青色江水冲撞岩石，奔涌出白色
浪花的情景。

尽管到达林芝的那个下午山里忽然起
薄雾，进村的路上我还怕自己会失望而归，
但当车驶入裹满桃花的山间小路时，我发现
自己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那满山怒放的
桃色如此的浓郁而明媚，又岂是雨或雾可以
阻挡的，就算是雪也压不住。

发现了这片桃色，我们在此时选择一路
向西北而行，走219国道进入海拔更高的阿
里地区。我和朋友们看到的，是另一幅西藏
春色——冰雪尚未完全消逝的初春风景，画
幅里交织着一半雪白一半蓝绿的线条，色彩
复杂多变但又极其纯粹干净。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公路行驶，道路
两边常会出现这个季节才有的冻土冰面，冰
雪凝在地上白若哈达，冻结的河流又正在消
融，露出一汪透彻冷峻的春水，它似乎在暗
语时间是如何过渡与逝去的。

每一次驶向上坡路段，我都觉得自己即
将离开人间，下一刻便穿梭于白云之间。有
那么一秒钟，我觉得自己成为了一名白日梦
想家，这也是我认为别处难以代替西藏的圣
洁所在。

一面是短暂的残白，另一面的白却象征
着永久的坚定。我坐飞机入藏时，便于高空
见识到了西藏雪山的绵长与磅礴。到珠峰
大本营，不过是在山间窥到其中的雪山一角

而已。除了冈仁波齐等被人类命名的雪峰
以外，更多是沉默而温柔的存在，它们用冰
洁抚慰着整个阿里地区，在车窗上划下了一
个似乎永远不会断掉的雪色记号。

剩下的那一半蓝绿，是湖泊的宝石色
泽。它们被称为“措”，是藏语里大海的意
思。每一个“措”都广阔得有种可以撞破天
际的浩瀚，且深不可见底，又清澈得有如一
面面可以看清天上与地下一切的镜子，也难
怪当年误以为它们是海的存在。

连接在须臾和永恒之间的，是漂浮在湖
面上的冰雪。靠在岸边的冰雪被春风逐渐
吹化，变得松软，在日光下闪着钻石般的光
芒，将雪山、蓝天白云与飞鸟映入其中。

远处蓝绿色的湖面，是冰雪完全殆尽后
露出的真容，它永远依着对岸的雪山荡漾，
此刻只露出了一角，像是裹住雪山的围巾。
一层雪白，一层蓝绿，又再是一层雪白，一层
蓝色，层层叠叠的色彩不似人间之景。

不过，一切的春色都会消失在完全没有
树木生长，唯有一片黄土的那曲之中。但这
片黄色并不干枯单调，它带有一份在四五千
米的海拔之下，空气变得越发稀薄的压力。
绿意被这份压力碾至尸骨无存，可尽管如
此，却还是没能粉碎掉人类的气息。在这离
太阳最近的地方，依旧生活着不少的藏族同
胞，过着养羊、喝酥油茶的日子。

人类与自然在无形中的对抗，战胜出了
一丝神话色彩，或许这一切都是太阳遗落在
人间的痕迹。这是我在看到札达土林与古
格王朝后，内心与这片黄土摩擦出的一丝花
火。它不仅是简单的黄色，里面也混杂着红
色与粉色，沙土的肌理在风沙吹拂下变得粗

犷又光滑，成为一栋栋的建筑、一大片的森
林，仿佛是地球另一端原始热带雨林的另一
种存在。

不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
些奇观，而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树绿色。从
四五千米的海拔回到拉萨以后，我们感觉
呼吸与行动都有如在平原那般轻松。住回
原来待过八九天的酒店，跟我们早就相熟
的大堂经理看到我们，说了一句：“回来
啦！”然后说：“你们走之前树还没绿，现在
都绿了。”

确实，绿色忽然从在这大街上冒出，我
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
自己看到树木，会将它当成多年未见的老
友，而有着既陌生但又庆幸的感觉。

微小的事物能够在内心掀起巨大的波
澜，丝毫不亚于旅途中的各种美丽风景，我
想这才是旅行的意义吧。

■许双福 摄影

接近于天空的颜色
黄宝琴

清晨时分，小镇上的猪肉摊
前，一个身穿旧工作服的中年女
人，拿出一张满是皱褶的10元钞
票，向年轻的老板娘递过来说：“我
买2斤猪肉，给孩子包饺子。”

“阿姨你又来了？你这钱不
够，买2斤猪肉真的不够。”老板娘
说道。

“来，阿姨，这是2斤肉，钱正
好，您拿着，慢走哈。”旁边，年轻的
老板拿起案板上的肉，麻利地用塑
料袋装好，递到女人手上，微笑着
说。

见女人走远，老板娘禁不住埋
怨道：“你看你，又做这赔钱买卖。
她眼睛又看不见，你白送肉给她，

帮她她也不知道啊！这事你都做了多少回了？”
“行了行了，不就是2斤肉吗？就当我们自己吃了，那

女人挺可怜的。”老板笑着说。
“可是，你老是这么送，你送得起吗？一回赔几十块

钱，你是房租不用交？还是车贷不用还了？两个孩子读书
开销大，再说这年头挣钱也不……”老板娘忍不住说不停。

“好了好了，”老板打断她的话，“谁不都有老的那么一
天嘛？等你老了，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啊？”

沉默一会儿，老板娘叹了口气，“也对，好吧，都听你的
吧。”

两人不禁相视一笑。
“老板，来1斤排骨。”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走近摊子。
老板三两下斩好排骨，装好递了过去，“来，姐，您要的

排骨。”
年轻女人从包里抽出来两张崭新的百元大钞，递过来

放在老板手上，“来，给你钱。”
“给多了，要不了这么多。”老板说着，要把多给的钱退

给女人。
“不多，兄弟，刚才的事我在旁边都看见了。你是好

心人，你的爱心我来替你补偿。希望我们老了以后，也都
能够被这样善良对待。”女人说完，提着排骨，转身向街尾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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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有座山，险峻，陡峭，山间云雾飘渺，
湿气氤氲。山上树木繁茂，苍翠葱郁。柏树、
松树、槐树，数不清的核桃树、柿子树、山楂
树，放眼望去，绿得耀眼。一条小路从远处的
村庄绵延而来，蜿蜒着向山上而去，细长，崎
岖，看不见尽头，仿佛一直伸向云里。

这条弯弯的山路，刻印着太多难忘的场
景。我是如此迷恋这条山路，从小到大，记不
清去过多少次。年少在家，参军探亲，哪怕有
了自己的家，都不曾遗忘。每次回家时，我总
会一个人去到山中，在那条山路上，慢慢地，
静静地，一遍一遍，不停地走，不停地看。

大山连绵起伏，树木遮天蔽日，山中飞
着有名的和不知名的小鸟，它们快乐地飞翔
着，啼叫着，有的婉转，有的悠扬，有的沉稳，
有的响亮，如同大山的精灵，与古老的大山
一道成为风景。

山中的泉水流成小溪，清澈见底，一些
晶莹剔透的小石子，跟着水流荡漾着，翻腾
着，向山下而去。那些金黄色的山茅草，枝
茎细长的野菊花，或紫或红的小浆果，还有
更多不知名的草棵，都长得浓密茂盛，有的
粗壮，有的细长，有的蓬松，有的柔软，都顺
势倾伏在山坡上。

其间又隐藏着茄子花、苦菜花、蒲公英、
薄荷、瓜蒌之类的草本矮棵，开着各色的花

朵，弥漫着淡淡的香。小小的草虫也有着旺
盛的生命，有的在花朵上停留，有的在枝茎
上爬动，有的随着叶片的摆动不停地摇曳。

丽日蓝天下，大山就像沉睡的美人，如
诗如画，如梦如幻。风穿过山间，穿过草木，
千回百转，飒飒有声。风声，水声，鸟儿的啼
鸣，虫儿的蠕动，山花山石，一草一木，透出
独特的美，散发着无尽的意韵。

父亲牵着牛走在山路上，两边是一望无
际的田地。高粱、玉米、大豆、谷子，各种作
物生机勃勃。庄稼是农家生活的根，是汗水
浸润的希望。

父母生了我们姐妹三人，都在上学，除了
完成作业之后能做点喂鸡放羊打猪草之类的
零星杂活，也干不了别的。那些有男孩的农
户，却指望着男孩帮着赶车拉草，挑水打场。

为这，我们上学的那些年，父母要比别
人家付出更多的劳累。春耕秋收，披星戴
月，风雨无阻，靠着几亩田地度日，精心侍弄
着每一棵庄稼。秋收时，他们把庄稼拉回
家，已是精疲力尽，却顾不上歇息，在弯弯的
山路上一趟又一趟地往返着。

在收过的地里捡拾，破碎的玉米，刨烂
的地瓜，碾压过的谷穗，残留在秸棵上的豆
荚，就连散落在地里的指甲大小的棉桃都舍
不得丢下，全都小心翼翼捡到筐子里。看着
忙碌一年的收成，父亲和母亲脸上绽放着笑
容，内心的欢乐抹去了岁月的皱褶，喜悦的
光芒照亮了弯弯的山路，照亮了整片田野。

秋收后，喧闹沸腾的田野归于平静。袅
袅的炊烟，飘香的饭菜，温暖的土炕，成群的
鸡鸭，肥壮的猪羊，卧在门边的黄狗，无不攒
成一年里最安闲的时光，就像一幅图画，缀满
了乡村的生动。

老兵出身的父亲却不肯闲坐家里，蹬起
大金鹿自行车，天不亮就出门，驮着食品物料
和烤箱，顺着弯弯的山路，到邻近的村庄走街
串巷，每天都有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

月上中天时，父亲才收摊回家，清脆的
车铃声在山路上久久回响。母亲也舍不得
歇息，和父亲一样早起，把热腾腾的蛋茶端
给父亲，接着拾掇家务，然后背起一个大筐，
顺着山路进山。

此时，大山草黄叶枯，寒霜遍布。母亲
踩着厚厚的落叶和松针，在山间寻找着。橙
红的柿子，浅黄的核桃，褐色的栗子，金色的
山菊，红通通的山楂，玛瑙般的枸杞，密密麻
麻的酸枣，浆果……

晌午时分，母亲背着沉重的大筐，从大
山深处走出来。远方的村舍，已笼罩在炊烟
升腾中。母亲慢慢地向前挪动着，弯弯的山
路上，重重叠叠地刻着母亲的脚印……

山路上的童年更是终生难忘。我们姐
妹三人，村里的伙伴，在山路上追逐，玩耍。
站在山路上旁若无人地大声喊叫，躺在山路
边的青草上做梦。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一
张张红通通的脸颊透着无尽的欢乐。

我们到山沟里采花，割草，捡柴，在山路

上捡石子，画迷格，躲迷藏。我们看着村里
的姑娘出嫁，坐着婆家的花车顺着山路走得
很远很远。我们看着去世的长辈的木棺，由
子孙抬进大山深处的墓地。我们看着大山
的树木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们看着山坡
上的野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渴望走出大山，看看山外的世界，成为
不灭的梦想。

多少年后，曾经遥远的幸运之神拥我入
怀。参军入伍，在绿色军营绽放芳华。脱下
军装，在古朴小城继续前行。温暖的港湾，
醉心的事业，宁静的生活，虽也走过太多的
风雨，但一切都更珍贵，更值得，都化为生命
中的喜悦与荣光。

三十年光阴转瞬而过，站在异乡的城
市，遥望那片熟悉的天空，乡愁和思念在心
底的每一个角落。泪光中，熟悉的一切清晰
地浮现眼前。弯弯的山路，古老的村落，那
些人，那些物，那些场景，那些故事，都凝成
刻骨铭心的烙印，在心灵深处熠熠生辉，从
未远去，从未淡漠。

轻吟着童年的歌谣，仿佛走在弯弯的山
路上，疲惫与沉重，焦虑和忧伤，都随清风远
去，感伤苦痛化为灰烬，身心瞬间重生，那是
一份无可比拟的平静与安宁……

心中那张山路的底片
刘琴

面前摆着一个瓷瓶。深黛色的瓶
身，颈部细长，磨砂般粗砺的质感，伸出
的瓶口是泥质喇叭花，吟唱泥土乐章。
流畅的弧度像鲸的背鳍，盈盈着温润厚
重的光泽。瓶中零星插着几朵透明轻
浅的白色干花，带着夏日风物的余味。

瓷传千年，纵贯古今；生生不息，弦
歌不缀。练泥，拉坯，柔软的黏质土块
不断被拉扯、屈伸、塑形。锐的刃，利的
刀，飞速旋转，干净利落，落下尘泥，削
出瓶身。再铺陈彩釉，缀上金粉，九秋
风露铺平晕染，千峰翠色如画卷展开。
渐渐的，便有了瓷的模样。瓷啊，是大
地的孩子，是泥土的儿女，在火焰中涅
槃，才修得端正雅致的形神。

“瓷”单是念出来就很美好，是历史
留下的别致风物，且带有九秋余味的庄
重。曾在异乡的博物馆见了几具极美
的瓷瓶，端坐在玻璃柜中，像娴雅安静
的女子，惊鸿一瞥，即是万年。带着仆
仆风尘和厚重的遗韵，沉思、缄默、遐
想。

此刻，胸中会迸发强烈的感动，生
出燎原的火，像是得到灵魂与灵魂的共
鸣，又好像听得到悠长的叹息，天地玄
黄，宇宙洪荒。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后，
是等待了数千百年的遇见。

胎薄如纸，晶莹光润。“薄遏片刻
铢，轻于举鸿毛。在手疑无物，定睛知
有形”。胎体极薄，透出莹莹柔柔的光，

瓷壁上绘着苍苍山川，疏疏篱院，当真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乃薄胎瓷是
也。

又曾听闻哥窑的冰裂纹瓷器，“取
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
碎纹，纹之下也”，色泽或青润或月白，
莹润如脂，大片的裂纹扶疏伸展，似水
中藻荇交横，柳枝梅影般婆娑倾洒。

小时不懂这瓷美在哪里，现在想
来，这瓷的温润与裂痕，仿佛是一个隐
喻，强烈的破碎感，文化的厚重穿过价
值的囚笼，直击人心。

但瓷不仅是一件器物，它是有魂
的，它的魂魄是烟青色。隐匿在迷濛江
南水乡，细雨如烟，飘渺无踪，温润的气
候滋养了娇俏的江南儿女，也滋养了细
腻温雅的青花瓷。

梅岭青川，釉色渲染，缠绵的连理
枝，腾飞的瑞龙祥云纹被镌刻进青花瓷
的骨子。古色古香的景德镇，绵延了它
数百年的历史，正是中华的瓷脉，光洁
细腻的各色瓷器，从这里出生，又沿丝
路风尘仆仆赶到远方。

品过大漠的新雪，食尽戈壁的荒
凉。随着悠悠驼铃走出西域，像无根的
浮萍，每一圈的胚痕都是江南的太阳，
带着江南的杏花烟雨的呢喃，却也换得
中原一派平静安康，海晏河清的盛世模
样。

上至祭拜用的礼器，下至衣食饭箸

的餐具，冰清玉洁的瓷，也因烹煮的细
米白粥，而染上人间烟火气。是谁来自
五湖四海，却囿于厨房昼夜与爱。热气
弥漫的轻粥小食，庄重地盛进洁白瓷
碗，迷途的旅人，念家的孩子的心中，也
如微火升腾后咕噜冒气的米粥，一并
盛入温暖光洁的瓷碗。

曾忆起幼时喜爱雨天，总将闲置的
瓷碗摆出，老式的房屋有飞燕似的翘起
的檐角，雨水顺着檐角滑下，水声滴答，
水珠清圆。细雨后的空气中带些许微
凉的潮湿，一扫闷热，拿出小竹椅端端
正坐下，便是丁里当啷地敲个不停，是
幼时一个人的音乐会演，蝉鸣虫吟鸟啼
是天然的伴奏。雨声轻浅，瓷音清脆，
水乳交融般合洽，倒也有几分情味，又
悄悄掩映在背后青黛色的山川里了。

记忆回溯，目光流转至眼前，黛青
瓷瓶倾洒的夏，残碎桔梗一片。千年的
岁月沉淀，千年的云卷云舒，这个精巧
的器件，是泥土的馈赠，无声端坐着，等
着下一个触及它灵魂的吟游诗人。

■成岳 摄影

瓷想
刘万祥

泉之林

东山小鲁

南荷北佛

太白湖畔

东
文
西
武

流
年


